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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第三种说法，可以展开一

笔，看能否更接近历史真相。
穿越历史烟云，注目春秋战国、秦

汉唐明时代，武陵山区是丹汞资源的主
要来源地，矿产量占半壁江山。楚辖黔
地的丹汞资源得天独厚，涪陵（现郁山）
的地理优势和水上交通优势独一无二，
横贯东西，畅通南北，穿出郁江、乌江，
通过长江，连通黄河，到达中原地区。
丹汞是国家重要资源，也是乌江人遥远
而又清晰的记忆。古先人们把块状的
矿石进行筛选、粉碎，然后在炼炉中烧
结、熔化，经过提炼、精炼、碳元素处理，
形成朱砂、水银。经过一些道人僧人煽
动欺骗，认为食后，可以长生不老，至少
能延年益寿，当时皇家、官家、贵人争相
食之；水银还可与铜、金形成合金，制作
各种器具，包括兵器。据说秦始皇陵地
宫用水银浇筑，至今无人打开。黔江、
彭水、务川、武隆、酉阳、秀山有关史料
记载，在隋唐时期这一带丹砂已是朝廷
的贡品，官府主持汞、丹砂的开采一直
延续到明代。隋朝大业十年（614 年），
黔中太守田宗显主持汞、丹砂的开采，
向朝廷纳课水银达一百九十点五斤，其
中务川每场炼汞达二三十挑，有获利近
万者。清朝民国期间，水银、朱砂仍有
开采，多是民间行为，官府多是设置事
务所，从事收购汞、丹砂业务。历史上
曾经因涪陵（现郁山）地区盛产丹汞，特
建立了一个丹兴县，使这一地区成为了
正史的伏线，史记的副本。

发现矿床需要火眼金睛。《管子·地
理篇》曰：“上有赭者下有铁，上有磁石
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丹砂
下有金，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
有银者下有铅”，古人目光如炬，慧眼识
宝，这“管子六条”至今是探矿者的秘
诀。丹砂富有的乌江大地，因此登上了
历史舞台。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载：“巴寡
妇清，先其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
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
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
为筑女怀清台。”从这段文字看，巴寡妇
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实业家，她因
继承祖业，开采丹砂而致富，不仅有钱
有势，而且受到秦始皇的尊重。

巴寡妇清是哪里人？她采丹的地
区在什么地方？历史上未有定论。有
说她是彭水、黔江、长寿、涪陵、武隆人，
均有待于实物的证实，才能得出最后的
定论。不过，她从事丹砂的开采运输和
销售的地区是有据可查的。晋人徐广
（352 年—425 年）在注《史记》时，在“丹
穴”下注“涪陵出丹”。但此处所指的涪
陵，不是现在的涪陵，而是现在的郁山
周围地区。

彭水地域历史研究专家蔡盛炽，曾
在一九九〇年第五期《四川地方志》载
文：

汉朝的涪陵，地域辽阔，包括今彭
水、黔江、酉阳、秀山、石柱南部、武隆东
部以及贵州思南以北各县广大地区。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乃强在《四川上
古史新探》中指出，“郁山不仅有盐泉足
以聚民兴利，还是我国古代盛产水银与
丹砂的地区。”“秦始皇时寡妇清，她好
几辈人，都是以开采涪陵丹穴而连续致
富。”“涪陵的采丹按货殖传‘擅其利数
世’的推测，则应是战国初年便已兴盛
起来的。”作者还进一步提出，“此区出
产的丹砂，是以舟循郁江、入乌江……
商运入中原销售的。故郁江、乌江的这
一段河，又叫‘丹涪水’。”

如果以郁山（时为涪陵）为中心的
话，那么，武隆东部的银厂村距郁山不
过百里之遥，又邻乌江，极有可能为古
人开采银矿，炼制水银的遗址。不然，
为何在银厂坝背面的山坡上形成三级
台阶，居住着三处居民点，当地人至今
称为“上银、中银、下银”呢？或许就是
当年开采银矿的地点。相距银厂坝不
过十米的地方叫水厂坝，查阅现当代资
料，这里从未建过水厂，地名从何而
来？或许是当时炼水银时的蓄水池，取
水的地方传承了下来。民国时期，在江
口贾角山采过铁矿，在银厂村的落鹰山
上采过大量的煤炭，煤中含有大量磷
矿，这个地方可谓矿藏丰富。

黔江、彭水、武隆、酉阳、秀山等地
采砂炼汞工艺被称为土法炼汞，其工艺
流程主要为采矿、淘砂、炼汞。采矿在
铁器工具未出现之前多用最原始的高
温淬冷法，即先用大火猛烧岩石，然后
迅速用冷水泼洒，岩石炸裂后，再沿缝
隙凿取砂矿。有了锤、钎等铁器后，有
了凿洞采砂，一般矿洞仅仅只容一人，
采矿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洞深最远
可达十五六里，经宿乃出。火药出现
后，采矿才变得容易些。所谓淘砂，就
是将砂矿捶打成细沙颗粒，然后放在摇
船上的摇篼中用水淘洗，被过滤的浊水
在船中沉淀，沉淀物就是混合着的丹砂
矿砂，最后将矿砂在淘盆中多次反复用
水筛选，即可直接得到红色的丹砂。淘
出丹砂后，剩余的矿砂则用来炼汞。炼
汞有特制的汞灶，汞灶由一条两米长的
火道和一前一后两口厚重的铁锅组成，
铁锅上放置竹甑子，竹甑子上再放一口
底部有缺口的铁锅，缺口上倒放一个坛
子（盎）。高温冶炼，当温度达到高度
时，锅内的矿砂受热后蒸发的汞蒸气上
升，在坛子内遇冷凝固，这种凝固物就
是汞。古法炼汞，采用燃香计时法，即
在灶的旁边插一炷香，当香燃到一半
时，将坛子迅速取下，然后把附在坛子
内壁的汞抹下，当地人叫抹“盎”，再将
坛子放回原处。一炷香燃完，再抹一次

“盎”，这一锅矿砂就算炼完了。一支灶
一天一夜可以烧出汞一斤。

在历史上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从秦
汉、唐宋千余年间，许多皇帝、达官贵
人、道人僧人等炼丹制汞从未断绝，连
李白、杜甫都炼丹制汞而食。据说宋朝
黄庭坚被贬彭水时，也炼过丹，他将郁
山的一所学校题为“丹泉书院”。炼丹
而食，绵延到明朝时仍然盛行，著名作
家祝勇在《纸天堂》一书中写道：“万历
皇帝的内心版图，一天天变小——由天
下、朝廷、后宫、最后萎缩一具躲在帷幄
中的瘦小身体，除了被窝里的快乐，只
有炼丹能令他振作精神……拼命地炼
丹，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那是一股黑
色的隐秘激情，调动了他身体中所有可
能和不可能的能量，青红的炉火映照出
皇帝焦虑的面孔。如同春药的热衷，他
不可挽回地陷入悖论——闪烁的金丹，
包含着对延时的许诺，但它是建立在预
支时间的基础上，它通过对时间的预支
来满足人们对时间的期待，而透支者，
不仅要偿还他们的本金，还要付出利
息，使时间的存款日益减少。可以说金
丹的事业是一场骗局，对时间的贪婪使
这位皇帝输掉了自己半生时间。”大家
可以看出，这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历
皇帝对金丹如此贪念，可以几十年不上
朝理国政，那些皇臣士大夫、商贾巨富
呢？自然上行下效，风行朝野。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武隆县地名
录》记载：“银厂，早年因境内开采银矿

而得名。”询问当地老人，都说是祖辈口
耳相传开采过银矿而来。因年代久远，
又无史籍文字记载，银厂村是不是因为
巴寡妇清炼制丹汞而得名呢？不过汞
俗称水银，在古代炼制丹汞时，炉场四
周会飘落一层粉尘，看似如白霜，发出
闪闪的银光。如果银厂村名与此说成
立，那凸显了这一方秘境人文历史更为
厚重。由此可见，数千年的丹砂之地，
丹砂之光，以其极为隐秘的文脉，有一
份难以为外人道出的惆怅落寞与淡淡
乡愁，永远存留在后人的记忆里，总是
让人挥之不去。

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人，从小学开
始就学会了胡乱猜题，明知不知晓答
案，还认真严肃地画上勾或叉，这类做
法，学生叫“猜题”，当地人叫“赌宝”。
银厂村可能喜欢我这类胡思乱想、脑洞
大开的人，如果妄测对了，这个村可以
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文化。说不准会吸
引来不少做地方文化史研究、考古和探
秘的人。到那时，说不定村里还会给我
颁发一本“荣誉村民证”呢。

在乌江流域，寻求某处地名的沿
革，历史的渊源，往往需要调动所有想
象的智慧和神经，做这种拼图游戏。不
能期望在一时一地，就获取到最可靠的
结果，必须永远做这种推测游戏。这个
方法颇费周章，而又难以一时以定论的
事情。后来，当我触摸那些深埋地下粗
糙的石器、陶片时，他们开始向我呈现
或证明历史深处的秘密。

四

那天造访银厂村委会时，村支书忙
于去开会，落下孤零零的我，我并没有立
即离开，而是独自走进了一处叫蒋家坝
的平地里，沿着新浇筑出来的水泥人行
道，穿过一片红苕地和橙子树林，走向了
乌江边。驻足眺望，乌江两岸，是一栋又
一栋美丽的民居，两岸那些住所仍然在
那陡陡的山坡上紧紧聚集在一起，笼罩
着山峰那巨大的阴凉。村委会前宽阔的
公路上，汽车轰轰隆隆地来来往往，稍隐
绿荫的山腰间高速路、铁路车辆穿梭不
停，但咫尺之间的村子依然寂静如常，浓
荫掩映，四处弥漫着水果淡淡的香气。

我将远望的目光收回，开始注目脚
下这片约有几十亩的平地，大地仿佛睁
开漆黑的双目，永恒地注视着一切，始
终一言不发。要打破这死寂般沉静，我
偶尔将目光投向蒋家坝一左一右的黄
草场和水厂坝。这三处都是亘古的江
水从上游冲刷而来，含泥带沙形成的堆
积坝，早年是连成一片的堆积层，如今
因银盘电站蓄水，平坝靠乌江的边处，
被翻腾的河水，卷曲成像美丽少女的裙
边。

黄草场、蒋家坝、水厂坝皆铺展于
乌江之畔，遥远迁徙而来的人类便在平
坝上筑巢而居，他们的灰烬趁机混着泥
沙成为土地，人们长年累月在此生活落
下的遗物，被层层泥土掩埋。那连成一
片的，低沉而凝实的波动，终久不衰地
回荡在地表之下的黑暗之中。当石器、
陶瓷的碎片凝视那无处不在的漆黑时，
那泥土中生出梦境，恍惚之中，那黑暗
的土地便生出了颜色和生命。随着时
代走来，丰富有趣的故事开始发生，如
今发掘出来，似有无数事物从土地中复
苏。

读者需要铁证，不需要我过多卖弄
风骚。我干脆将《武隆县文物志》上的
文字抄录在下：

黄草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黄草村

黄草老街，属库区，海拔一百九十米至
二百二十米，地处乌江左岸二级台阶
地，遗址台地整体呈扇形，遗址前部为
坡地，后部为国道，北有无名小溪汇入
乌江，向南四百米为黄草渝怀铁路大
桥。古遗址中后部为黄草场，地势平
坦。遗址南北长约二百四十米，东西长
一百四十米，占地面积约三万三千六百
平方米。在遗址中部作地层分析，其文
化堆积层分为五层，文化层厚度一百八
十厘米。

蒋家坝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银厂
村一社，属银盘电站库区，海拔一百九
十米至二百一十五米，地处乌江左岸二
级台阶地，南北分别有一道冲沟，东至
国道，西距乌江八十米，南至小麻园，北
至沙丘，北隔大堰沟与水厂坝遗址相
望。遗址分布在南北长二百米，东西宽
一百米的范围内，面积约二万平方米。
地层分六层，文化层厚度约二百三十厘
米。

水厂坝遗址位于武隆江口镇银厂
村六社，属库区，海拔一百九十米至二
百二十米，地处乌江左岸二级台地，南
北分布一道冲沟，分布范围南至大堰
沟，北至无名冲沟，东至国道，西距乌江
五十米，南隔大堰沟与蒋家坝遗址相
望。分布在南北长二百米，东西宽九十
米，面积约一万八千平方米。有文化层
五层，厚度一百九十厘米。

三处古遗址和盐嘴店遗址出土有
石制品多件，分别为打制石器、磨制石
器、砾石端刃石器、石片石器，有石锛、
石斧；还有更多的含泥质素面陶片、夹
砂绳纹陶片、矢状燧石质雕刻器、陶盏、
陶缸残片等。

考古追寻人类的智慧，器物留存文
明的脚步。考古专家初认定为新石器至
商周时代文化特征。银厂村那厚重的泥
土，任一抔有千钧之重，狂风将它们飘扬
于乌江间。这些石器、陶片经过漫长时
间的征途，永远在这里沉默不语，地上之
人受此感召而震动，地底下的生命从黑
暗中显现出来，不再安眠于我宽厚的故
乡。我想，不会有人再说我们所处之地
是一处古老的“蛮荒”。否定乌江流域的
文明史，则是荒诞不稽的。

上下几千年，迢遥千万里，风干的
筋骨犹在，尘封的记忆不泯，有物为
证。有了古人类遗留的石器、碎片，武
隆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才有了颜
色，有了葱茏万千，绿意盎然。借你一
色斑斓，染我故土山水。蘸你一点灰
色，绘就一个时代。历史能证明历史，
未来在期待未来。

在我沉浸在写作此文时，全国各大
媒体纷纷报道“武隆考古又有重大发
现！”近期在距黄草场十公里的江口镇
乌江北岸出土的“关口西汉一号墓”，是
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最早
西汉墓，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一百八十
六年。它是西南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
木椁墓，长江上游地区一次性出土漆木
器、竹器最多的墓葬，重庆地区迄今发
现的唯一一座“清水墓”，也是乌江流域
秦汉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吸引全国
各地二十多位顶尖的考古专家齐聚武
隆江口镇发掘现场，共同发掘研究。中
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从墓中
出土的告地书确定墓主人为西汉官员，
是西汉惠帝时期的一位御史，名“昌”。
出土六百多件随葬品，二千二百多年前
的板栗至今色泽油润，展现了汉文化确
立进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
时代特征。记者在采访中，考古领队黄

伟教授说：“纯属意外发现”。在我没来
黄草场两周前，我约区文联主席刘民、
作协秘书长杨武均曾到过关口西汉墓
发掘现场，我们好奇地问年轻、帅气的
黄队长，你们用什么仪器探测到的？他
也回答了同样的话。随着科学的发展，
考古的进程，谁能否定在黄草场附近暗
黑的泥土下，不会有惊奇的“意外”发现
呢！

乌江的风唤醒了我的记忆。二〇
一〇年的夏天，我时任县文广新局局
长，重庆文物考古所白九江院长带着大
批考古队员正在蒋家坝遗址考古发掘，
我代表地方文化部门前往现场慰问。
在验收会上，白院长陈述考古发掘成果
时，我两耳震响、两眼发亮，随之闭上眼
沉浸于那光芒的怀抱，仿佛暗淡的白昼
被虚无所照亮，太阳于水面中落入世
界，万物又回到久远的过去，那存在之
前的故乡。

五

著名作家阿来说：“村有自己的历
史。村的地质史。山神的化身为历
史。如果要为这后一种历史勉强命名，
不妨叫地方精神史。”按阿来的说法，我
将黄草场附近的罗家堡从漫长传承的
儒释道，到接受西方的天主教，视为一
种开放史，这种独有的地域文化是秘境
之秘；银厂村的地名文化和盐嘴店、黄
草场、蒋家坝、水厂坝的古聚落址的探
寻是地方精神史。

地处乌江下游武隆东部的黄草到
江口的峡谷地带，媒体用“重大发现”来
表述惊喜，是一个基于黄河流域或中原
地方对西南地区不恰当的道德评价。
显然，“发现”这个词里暗藏着主流文化
的某种优越感，而江口镇的黄草，以它
不可言喻的完美，恰好构成对这种优越
感的反讽。黄草到江口不需要被“发
现”，“发现”江口的黄草不是乌江的幸
运而是我们的幸运。那里的山千年还
在，水万古长流，人类在蓝天碧水间茁
壮成长，从来不曾中断。“发现”一处二
千多年的西汉墓不必惊喜，早些年已从
盐嘴店、蒋家坝、黄草场、水厂坝发掘的
新石器的石器加工场，商周时代的古聚
落址证明了在八至十万年前就有人类
在此居住。那些传承几百年的天主教，
古老银厂的地名就显得不足为奇。

任何一种曾经清洁的宗教，随着时
间的流逝，都在世俗化与政治化的过程
中，令人痛心地礼崩乐坏。地名往往烙
上某处大地上的过往和自然形态，在漫
长历史中存在或消失，存在是一种固化
史，消失被另一名称所替代，这种消失、
替代是历史一种严格的法则，我们苦苦
追寻的“银厂”这个地名来历，其实是追
忆一种精神流传的过程。那些深埋泥
土下的石器、碎片，暗藏着一个惊天的
秘密，就是人类走来的轨迹。

天主教被风裹挟在摇摆不定之中，
村名暗隐于无尽岁月混沌的世界里，那
些石器、碎片毁灭于漆黑的、暴乱的某
个夜晚。

回望历史，云雾散尽清风在，惊涛
过后巉岩兀。空间距离最近的黄草
场，却给我留有可追溯的遥远时间。
有了漫长的文明岁月，才让我意外获
得古人留下的一份厚重而珍贵的大礼
包，这礼包装着石器文化、丹砂文化、
地名文化、教义文化和自然山水文化
等，那是大地遗留给一方人的文化渊
源和自信的贵重礼——恢宏五千年，
温润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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